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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学 共 同 体（scientific community）， 最

早 由 英 国 科 学 家 迈 克 尔· 波 拉 尼（Michael 

Polanyi）于 20 世纪 40 年代初提出，由不同

门类的科学家基于共同的科学信念（scientific 

beliefs）所构成 [1]。之后，这一概念随着托马

斯·塞缪尔·库恩（Thomas Samual Kuhn）等

人的阐释而逐渐流行起来，其中库恩划分出

了科学共同体的不同层级，最广义上，它指

的是所有自然科学家的共同体；往下一层，

指的是根据学科划分的团体；还可以继续根

据学科内部的研究方向往下细分 [2]。时至今日，

科学共同体的主体内涵随着科学、技术、社会

的一体化，已经有了极大的扩展并形成了新型

结构，包含科学家群体以及政府科学部门、科

学管理部门和科学服务部门的人员 [3]。

不同于学术界对于科学共同体的抽象定

义，科幻电影，尤其是以灾难作为主要书写

语境的作品（所谓灾难指的是因为自然或者

人为原因引起的对人类的生存、发展具有严

重损害的事件），已经塑造了许多具体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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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科学共同体”是灾难叙事体裁的科幻电影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被塑造成多种形象。作为科学传播

的重要元素之一，“科学共同体”的电影形象影响着科学家、社会公众、大众传媒对于其丰富内涵的准确理

解。本文从比较叙事学的视阈探讨“科学共同体”形象在科幻电影中的建构，以西方电影史为鉴，聚焦于

其从“徒有虚名的松散组织”“阻碍科技进步的守旧者”到“救世主” 等多重身份的转变，以当代中国科幻

电影代表作《流浪地球 2》为落脚点，揭示其东方文化印记和民族特色，进而指出，科幻电影中的“科学共

同体”形象有助于加强科学精神与科技伦理的传播，有利于坚定人类对于自身在历史进程中的主导地位的

信心，更是未来反思与重构这一群体的重要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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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共同体形象。从 20 世纪初科幻电影诞生以

来，西方的科幻电影对科学共同体的表征已

经历了显性的流变，形成了几大不同的脉络，

它们在时间轴上互有重叠，在整体观照之下

完成了对科学共同体多面向、多维度的角色

塑造，构建了具有立体感的科学共同体形象。

此外，自中国在 2019 年迎来“科幻元年”之

后，以《流浪地球》系列作品为代表的国产

电影对科学共同体的建构，既可见西方电影

叙事传统的影子，又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从而让科学共同体以更加丰满的形象走进大

众的视野。

在科学传播中，科学共同体作为最常态

化的三大层次之一（另外两个是社会公众和

大众传媒）[4]，其形象（即科学共同体在科学、

社会活动中展示出的角色特征）本身就是科

学传播的重要元素，但各界人士多将科学共

同体的主体对象聚焦于科学家群体，这就不

可避免地将“科学家群体形象”等同于“科

学共同体形象”，进而导致相关研究的匮乏。

鉴于科幻电影与科学的紧密关联以及其数量

和内涵的丰富性，本文基于东、西方科幻电

影作品的比较视阈，尝试对科幻电影中的科

学共同体形象建构进行深入探讨，以期在厘

清这一形象主体丰富性的同时，避免对该形

象产生抽象化、单一化的认知，并在此基础

上探讨了科幻电影中的科学共同体形象在科

学传播中的影响与意义。

1科学共同体在西方科幻电影中的形象塑造
在 西 方 科 幻 电 影 中， 科 学 共 同 体 常 常

被制片人等同于科学家群体，在灾难事件中

被赋予多种角色，这些角色在时间轴上互有

重叠。如在 20 世纪 30 年代改编自玛丽·雪

莱（Mary Shelley） 同 名 作 品（ 同 时 也 是 公

认的第一部科幻小说）的电影《科学怪人》

（Frankenstein）中，科学共同体的形象特征便

为“徒有其表”“形同虚设”：主人公弗兰克

斯坦制造怪物时是生理学专业的一名大学生，

但并没有学术委员会或本领域专家对其实验

的可行性予以论证，对其项目进展情况予以

评估，他的科研工作几乎是完全凭借一己之

力完成的，其所在的科研单位及其所处的科

学家群体组织除为其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外，

完全处于边缘的位置，最终引发了实验成品

与预期不符、人造怪物冲击人类世界秩序的

灾难性事件。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角色塑造，

一方面源于当时真正的科学共同体的确组织

松散，没有明确的“能指”（signifier）；另一

方面源于当时的科学电影热衷于人体复活、

基因重组以及核威胁主题 [5]，为了凸显疯狂科

学家的形象，科学共同体被有意塑造成了这

种没有约束力以及缺乏共同信仰的群体角色。

而在 20 世纪 40 年代以后，美国政府对

于科学研究的资助空前增加，加上科学家的

工作与国家目标之间逐渐加深了联系，这一

方面提高了科学家的社会地位与声望 [6]，另

一方面也开始引发公众对于科学家是否有能

力处理一些影响国家安全问题的思考 [7]，如

在 1950 年 上 映 的《 登 陆 月 球 》（Destination 

Moon）中，火箭工程师卡格雷夫斯博士在沙

漠中使用原子发动机制造火箭以求到达月球

的项目，就受到了公众的强烈质疑。1951 年

上映的科幻电影《地球停转之日》（The Day 

the Earth Stood Still），讲述了科技的不断发展

使地球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污染和威胁，进而

引发外星人入侵的故事。到了 20 世纪 80 年

代，随着人造氯氟烃引发臭氧层空洞、乌克

兰切尔诺贝利的核灾难以及美国“挑战者号”

爆炸的发生，公众对于科技进步产生了更多

的质疑 [5]。这种对科学与技术产生的时代裂痕

的反映持续体现在以好莱坞电影为主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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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影片中 [8]。所以在部分经典的好莱坞式大

型灾难科幻电影中，个人英雄主义叙事模式，

即对于个人英雄，尤其是超级英雄塑造的偏

重，直接将科学共同体视为反面角色甚至阻

碍力量。

直至 2022 年上映的科幻灾难影片《月球

陨落》（Moonfall），仍然可以看到这种塑造方

式：影片中拯救全体人类命运的使命毫无意

外地落到了两个美国人的身上，一个是失去

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这一共同体信任，

遭到排挤和驱逐的航天员，另一个是凭借一

己之力先于 NASA 监测到天象异常的业余天

文学家。包括《蜘蛛侠》（Spiderman）等作品

在内的漫威宇宙电影也可归于这样的叙事模

式，作为超级英雄的主人公要对抗的终极敌

人往往是某个疯狂的科学家或失控的科研机

构，这种叙事方式实质上是否定了学院科学

（academic science）以及高等教育、科研机构

的作用。

不过，科学共同体也扮演着其他角色。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科

学技术的新进展似乎有望解决生活中很多问

题，科学乐观主义投射到流行电影上，且随

着后工业社会文明的推动和后现代主义的影

响 [7]，公众也会将解决来自未来的威胁（如

后人类）寄希望于科学与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于是，在一些当代好莱坞大片中，以 NASA

为代表的科学共同体也被赋予正面形象，在

灾 难 叙 事 中 扮 演“ 救 世 主 ” 的 角 色。 如 在

2014 年上映的《星际穿越》（Interstellar）中，

正是 NASA 选派包括主人公库珀在内的优秀

航天员前往外太空探索星际移民的可能性，

开启了太空之旅；当影片转向现实主义视角，

留在地球上的科学家，以老一辈的布兰德博

士和新一代的女性科学家墨菲（库珀的女儿）

为代表，成为扭转灾难叙事、改写未来人类

命运的中坚力量。《星际穿越》充满乐观主

义的结局，虽然依然是由个人色彩浓郁的超

级英雄的努力所致，但因为他们隶属于科学

共同体，实质上代表着科学共同体的正面形

象。2009 年上映的《2012》和 2013 年上映的

《环太平洋》（Pacific Rim）也可归于这一条

支线——无论是“诺亚方舟”，还是“机甲战

士”，都是基于科学共同体而来的救赎之道。

由上可知，西方科幻电影中的科学共同

体主体仍然以科学家群体为主，并随着科学

与技术的不断进步、科学家社会地位的改变、

公众对于科学技术的质疑与依赖，以及后工

业社会文明的推动、后现代主义等多重因素

的影响，这一形象呈现出了从“徒有虚名的

松散组织”“阻碍科技进步的守旧者”到“救

世主”等多重身份的转变。

2科学共同体在当代中国科幻电影中的形
象塑造——以《流浪地球 2》为例

2019 年，《流浪地球》的上映被誉为“开

启中国科幻元年”的大事件。4 年后，《流浪

地球 2》累计票房突破 40 亿人民币，成为中

国影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具体而言，这两

部科幻电影以灾难元素构建叙事语境，进而

书写“未来史”。在影片中，太阳不再是地球

生命的能量之源，月球也变成了“帮凶”，成

为地球逃离太阳系的障碍。在末日威胁之下，

科学共同体成为影片的重要表征对象，这一

点在后一部作品中表现得更为明显。通过比

较叙事学的视角，可以看到以《流浪地球 2》

为代表的当代中国科幻电影在塑造科学共同

体形象方面与西方的相通与不同之处。

同西方影片类似的是，其科学共同体的

形象塑造遵循的是西方影史中“救世主”这

一脉络。在电影中，阻碍“移山计划”、制造

太空电梯危机、在情节中掀起第一次高潮的

论科幻电影中“科学共同体”的形象建构及其在科学传播中的意义 <<< 安    帅    栗静舒 科学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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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来自“数字生命”派的反叛，而以刘培强、

张鹏为代表的一众科研、技术人员成为抵挡

暴力分裂势力的排头兵。

但是，不同于部分西方科幻电影将科学

家群体等同于科学共同体，  《流浪地球 2》所

界定的科学共同体的主体不但符合库恩的定

义，体现了多个领域科学家的联合，同时也

符合新时期科学共同体概念的外延，即除了

科学家以外，还囊括了与科学活动相关的多

个部门的人员。从特性上来讲，科学共同体

本身具有开放性，不同的科学共同体间存在

交叉与融合 [9]。秉承这样的原则，  《流浪地

球 2》塑造的不是狭义上针对某一个学科、行

业的限定科学共同体，共同体成员的学科背

景也不仅仅是几个学科的交叉（地质、生物、

天文、物理、数学、计算机等在内的学科都

涉及其中，既有基础科学，又有应用科学和

技术），甚至不只局限于自然科学学科（政治

学、历史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心理学

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样，影片中的科学共同体打破了学科的壁

垒，解除了职业分工的桎梏，消解了国别界

限，实现了知识、资源的共有、互通，为现

实世界中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组织构建以及不

同共同体之间的合作、协同提供了范例。

此外，不同于好莱坞式孤胆英雄的胜利，

《流浪地球 2》中科学共同体的荣光，也向观

众传达着集体的胜利。尽管刘培强被塑造成

“太空电梯危机”中的核心人物，但在他背后

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移山派”（以周

喆直为代表）同样功不可没。当需要启动应

急方案，靠航天员手动引爆核弹的时候，各

国 50 岁以上的航天员主动承担了这项任务，

这一次对“崇高”（sublime）美学的阐释是通

过对群像的刻画完成的，中国航天员张鹏只

是代表一个集体发声，并不超凡脱俗。重启

根服务器不仅是图恒宇自我救赎的机会，更

是来自中国的工程师团队重启人类未来的集

体尝试。同西方“救世主”一脉的影片相比，

虽然《流浪地球 2》也凸显了“我”与“他

者”的二元对立，但以刘培强、张鹏、图恒

宇为代表的“我”是不辱集体使命的“我”，

而以库珀等为代表的“我”是要扭转乾坤的

“我”。在对新秩序的探索中，前者重在有生

力量的整合、协作，“我”的闪光或在于凝聚

他者，或在于修复“我”与“他者”之间的

裂痕；后者则是不破不立，“我”即代表科技、

伦理的正义与秩序。因此，  《流浪地球 2》中

凯旋的是科学共同体之集体形象。

同时，以《流浪地球 2》为代表的当代

中国科幻电影塑造的科学共同体形象也带有

鲜明的东方文化印记和民族特色。例如，  《流

浪地球 2》对科学共同体的建构，共同体除了

具有弘扬科学精神、遵循科学规律的共同的

科学信念，更是别具特色地遵循了“家国一

体”的理念。无论是围绕飞行员、领航员刘

培强成长展开的主线，还是围绕研究员、工

程师图恒宇展开的支线，家庭叙事都占据显

要地位。他们始终将家庭置于个人之上，以谋

求家人（特别是下一代）“生”的权利。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他们并非西方影片中异质化的

超级英雄。但是，需要看到的是，刘、图两个

家庭恰恰令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在这段未来史

中得以“显影”。在刘培强和图恒宇这两位父

亲身上表现到极致的“舐犊之情”，实际上诠

释的是中国几千年来家国一体的共同体想象逻

辑——“家”是小“国”，“国”是大“家”，“皮

之不存，毛将焉附”，反之亦然，若家破人亡，

则国将不国。这也是电影叙事的内在逻辑：守

卫了家庭，就是守卫了最小的共同体单元，从

而也就不会动摇更加宏大的科学共同体和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根基。

2024，19（1）：8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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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流浪地球 2》对于科学共同体形

象的塑造方式也别具一格：电影对科学共同

体采用了“背景化”的叙述策略，令其“显

而不露”。影片中，科学共同体这一元素构成

了故事世界的底色。影片并没有直接交代有

任何形式的国际科学共同体存在，但在广角

镜头之下，无论是垂直升降距离达 10 万公里

的太空电梯，还是巨型的“领航员号”国际

空间站，显然都不是举一国之力就能实现的。

超级体量的跨国人力资源的汇聚是另外一个

聚焦点，特别是那些零障碍沟通、亲如手足

的航天员（以中国飞行员张鹏与俄罗斯飞行

员戈拉希诺夫为代表）。技术上趋于完美的同

传设备带来的语言通畅固然重要，但高度趋

同的职业操守、价值观、宇宙观才是这些一

线科研从业者真正的黏合剂。这种对科学共

同体“显而不露”的叙述方式恰恰表明，科

学共同体的建构在故事世界中已经日臻成熟，

逐渐成为全人类默认的行动基石，自然地落

入了故事世界的背景板中。也就是说，影片

其实是用转喻（metonymy）的方式完成了对

科学共同体的主体角色表征——观众是通过部

分（元素、景观，特别是个性化的人物）来

拼接科学共同体的整体形象。这实则遵循了

西方科幻电影的基本叙事模式，即重视情节

进程与人物塑造，通过人物，特别是个体英

雄来推动事件发展。这种方式反而潜移默化

地加深了观众对于科学共同体形象的感知，

加大了对科学共同体的宣传力度。

综合来看，科幻电影《流浪地球 2》赋

予科学共同体末日救世主的地位，其建构的

科学共同体形象的主体不但符合库恩的界定，

同时也符合新时期科学共同体概念的外延，

凸显了科学共同体的群体特征，也带有鲜明

的东方文化印记和民族特色。此外，影片在

建构这一形象时，科学共同体元素多次作为

背景出现，并通过对个别科学家形象的着重

塑造，让科学共同体的救世主形象更加具体。

3科幻电影中的科学共同体形象对科学传
播的影响

有研究指出，科学传播是科学普及的一

个新形态，是公众理解科学运动的扩展和延

续 [10]。而作为科学普及的重要形式，科幻电

影包括科学因素和幻想因素，以及各种技术

的叠加应用，其提供的视觉体验与冲击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让科学传播与大众更贴合。近

年来，以科幻电影为主要话题的科普活动出

现在社会各个层面，参与对谈的学者既有一

线的科学家，也有电影评论家、科幻作家、

文学评论家。基于电影世界中令人叹为观止

的未来画面，作为科普对象的大众开始关切

现实世界中的科技前沿，并且将电影中塑造

的人物形象与现实中近距离接触的科研从业

者进行对比，凸显了科幻电影在科学传播中

的重要意义。科幻电影中的科学共同体形象

在科学传播中的积极意义体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科幻电影所塑造的“科学共同体

形象”有助于加强科学精神与科技伦理在公

众媒体、公众群体甚至科学家间的传播。截

至目前，全球票房最高的 10 部电影，几乎

全是科幻片，而在国内，  《流浪地球 2》总

票房破 40 亿元，这意味着在影院接受近 3

个小时科学洗礼的观众数以千万计，再加上

使用流媒体观影的群体，这样庞大的科普受

众体量无疑是其他科学传播形式难以企及

的。此外，影片上映后引发了从自媒体到主

流媒体的热烈讨论，参与者既覆盖了一般的

电影爱好者、专业影评人，又有科学家、一

线科研工作者等。

其次，科幻电影为人类的重大关切问题

提供“试金石”，其塑造的科学共同体的正面

论科幻电影中“科学共同体”的形象建构及其在科学传播中的意义 <<< 安    帅    栗静舒 科学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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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坚定了人类对于自身在历史进程中占据

主导地位的信心。虚构文学的一大作用在于，

用可能世界为现实世界提供镜像，在人工智

能时代，后人类社会的到来亟须我们对人性

予以思考和重新界定。《星际穿越》和《流浪

地球 2》这样的影片表明，尽管理性到冷酷的

数字人、赛博格等后人类与人类并不一定对

立，但在重大危机面前依然需要传统意义上

的“人性”的闪光，需要人类自己形成命运

共同体的合力。

最后，科幻电影中建构的科学共同体与

现实的科学史书写具有双向的互动，是未来

科学家群体与社会公众反思与重构这一群体

的重要素材。虽然虚构叙事所依托的理论并

不一定被主流科学界接受，但是鉴于这一类

电影是以未来世界作为故事背景，因此既是

对于现实科学共同体形象的批判性思考，又

能为未来这一群体的发展提供借鉴，并为人

们认识科学共同体提供新的视角和途径。以

2009 年上映的科幻电影《月球》（Moon）为

例，其中的月球采矿理念被美国航空航天局

拿来进行可行性探讨 [11]。甚至科幻作家艾萨

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在机器人系列

作品中提出的“机器人学三大法则”，目前仍

然是机器人学的重要参考。

但不可否认的是，科幻电影中的科学共

同体形象，与现实也有一定的矛盾与冲突，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学共同体的电影形象与现实中

的科学共同体存在差异。现实中的科学共同

体形象总体是积极的，如其中所包含的科学

家群体形象，应该是区别于一般社会群体的，

具有弘扬科学精神，遵循科学规律，坚持客

观、公平公正的同行评价原则等特定规范和

气质的形象 [12]。但在西方科幻电影中，科

学共同体也会被塑造成 “徒有虚名的松散组

织”“阻碍科技进步的守旧者”等消极形象，

或者像《流浪地球 2》带有民族性的表征。这

种塑造方式，某种程度上也会阻碍真正的科

学传播。以美国的一项研究为例，通过科幻

电影来获取科学知识的中学生，普遍对于真

正的科学知识以及科学精神等有着较多的误

解甚至完全错误的认知 [13]。

第二，电影为了追求戏剧效果，强化矛

盾冲突，不得已将共同体中的个体包装成为

救世主的形象，或者像部分好莱坞大片那样，

直接将个人英雄主义凌驾于科学共同体之上。

在《流浪地球 2》中，代表科学共同体的也是

有限的个体人物，并且多数最终以牺牲的方

式完成集体的使命。然而，这其实更多是出

于艺术崇高的需要，并不是科学家精神的唯

一体现。现实中，一线的科研工作者（特别

是基础科学领域的科研工作者）、技术人员是

科学共同体的基石，需要兢兢业业的从业态

度，很难走进公众的视野之中，更没有机会

如英雄般做出生死抉择。与那些铭刻在观众

记忆中的影片人物相比，普通的科研人员在

整个学术生态中是去个性化的、无标识性的，

这需要把默默无闻、朴实无华、甘于坐冷板

凳等品质同样作为科学家精神的重要构成。

第 三， 包 括 电 影 叙 事 在 内 的 文 艺 创 作

归根到底是追求独特性的。一部新作品的出

现，必然要在某一个艺术层面追求自己的印

记，主题、情节安排、人物塑造、叙事技巧

等内容和形式方面的要素都会落入考量范畴。

就具体的科学共同体形象建构而言，以《流

浪地球 2》为代表的作品虽然会遵循一般的范

式，但同样会有意识地做到不同寻常，《流浪

地球 2》的主创团队借鉴了西方叙事电影中的

科学共同体建构（如 NASA），但又会寻求突

破——这也是为什么《流浪地球》系列会被认

为带有鲜明的民族性特征、建构了“中国式

2024，19（1）：8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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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电影范式”[14]，展示的是“命运共同体的

中国原型与中国方案”[15]。然而，在现实中，

科学共同体是无国界的，更多是在寻求建立

一种国际化的规约，这再次要求去除个性化。

这样的共通点、一般性特征也是科学传播首

要的聚焦点，但很难在电影中得到弘扬。

4结论
西方科幻电影作品与中国科幻电影的代

表《流浪地球 2》所塑造的科学共同体形象，

一方面，有助于加强科学精神与科技伦理在

公众媒体、公众甚至科学家间的传播，有利

于坚定人类对于自身在历史进程中占据主导

地位的信心，更是未来科学家群体与社会公

众反思与重构这一群体的重要素材；另一方

面，科幻电影是基于已有科学技术，但又高

于其所处时代的科技发展水平的幻想作品，

它并不能与现实中的科学共同体严格等同，

同时囿于电影制作人对于现有科学知识的理

解存在局限性，其建构的科学共同体角色难

以避免地带有一些偏向性或者导向性，同时

为了追求戏剧效果，强化矛盾冲突将其包装

成为救世主等形象，这些在某种程度上也可

能会阻碍真正的科学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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